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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原住民小史：公投失利背后，是哪些血泪债与愤慨？

许多幸存的原住民已经被同化，并且仍旧遭受种族歧视，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很低。

2013年7月8日，澳大利亚雪梨海德公园，原住民舞蹈团成员于庆祝活动中摆出姿势。摄：Lisa Maree Williams/Getty Images

特约撰稿人 杨企云

刊登于 2023-11-09

＃原住民之声＃澳大利亚＃后殖民主义＃原住民＃殖民主义＃原住民权利＃转型正义

0

2023年10月14日，澳大利亚举行了有关原住民问题的公投。这项提案是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的一项选举承诺。最后的
结果出乎支持者的意料，澳大利亚以60%的反对票、六个州全部反对的结果，决定性地拒绝了提案。

在一周静默后，澳大利亚原住民领袖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愤慨，“仅仅在过去235年中来到我们国度的人拒绝承认这个大陆的第一民族——在我们关心和培
育了65000多年的神圣土地上——是如此令人震惊和卑鄙……需要承认的是非原住民占领这个国家的合法性，而不是相反。”

站在不同的角度，公投的结果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公投结果证明了“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也有人认为，这一结果恰恰证明了澳大利
亚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因为所有种族“在宪法面前一律平等”。原住民的愤慨究竟来自何处？

血腥的开拓史

澳大利亚原住民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民族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总称，目前在全澳人口中仅占3%。澳大利亚原住民民族一般是指在澳大利亚大陆、塔斯马尼亚岛
以及一些其他临近岛屿的原住民，而托雷斯海峡岛民是在澳大利亚北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群岛居民，大多数是美拉尼西亚人的后裔，文化和起源都和
澳大利亚原住民不同。

澳大利亚原住民一般被认为在四万到六万年前抵达澳大利亚，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大多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沿海居民也会从事渔业。在18世纪英国殖民之
前，他们可能有近一百万人口，两百多种语言。然而，到20世纪初，其人口估计已经不到十万。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认为原住民的消亡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事实绝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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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住民洞穴壁画描绘了捕鱼的场景。摄：Auscap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1770年，英国人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也就是俗称的库克船长，在太平洋探索途中从新西兰向西出发，勘察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并第一次与
原住民接触。尽管库克船长知道原住民存在，依然宣布英国对这片土地拥有主权。

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城市内出现了大量贫困人口，英国犯罪率大幅上升，囚犯人数大量增加。恰好当时美国独立，英国不得不寻找新的殖民地流放罪犯，尚
未开拓的澳大利亚就成为新的流放地。1788年1月26日，以罪犯为主的英国第一批移民迁入澳大利亚，天花等等一系列传染病也被带入，造成了原住民的大
量死亡。

同时，由于大部分原住民不是定居文化，也不从事农业，殖民政府不承认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力。英国移民或以定居名义圈地耕作，或强占
（squatting）土地用做牧区，驱赶原先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丧失赖以生存的狩猎场之后，不计其数的原住民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随着向西和内
陆的不断拓殖以及自由移民的增加，英国和原住民的冲突也更加频繁，很多原住民被强迫成为奴工。

除了疾病和饥饿等的消极原因，殖民政府和移民实际上通过屠杀、集中营等方式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

虽然不被当时的法律承认，但原住民的氏族有传统领地，英国人侵犯了他们的土地，双方很快就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些冲突也被称为“澳大利亚边疆战争”。
但与其说是战争，由于双方技术悬殊，原住民仅仅使用木质或石制武器，多数情况下都是单方面的屠杀。

在原本原住民人口最密集的昆士兰州，双方冲突最为激烈，一项2014年的研究认为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六万五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根据
一项2020年澳洲政府资助的研究，1788至1930年之间有据可查的边疆屠杀地点达到421个，死亡人数达11257人，而且这还是不完全记录。

根据这项研究，对于大多数原住民文化来说，一个狩猎采集团体大约在20人左右，一次屠杀至少使原住民丧失三分之一的成员，从而难以维持原有生活方
式。在所有屠杀记录中，原住民对移民的屠杀仅有13次，其余全都是对原住民的屠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原住民的屠杀越来越多，每次冲突中原住民的平
均死亡人数有所增加。相反，1900年代，仅1928年有一名移民丧生。

除了会以偷窃或破坏殖民者财产、定居点被原住民袭扰等等理由发动报复性屠杀，殖民者还会主动出击，为了开垦、圈地或者阻止原住民接近水源或举行仪
式的场地而伏击、屠杀原住民。殖民者不仅使用火枪、大炮等武器，还会在原住民食物中投毒。很多原住民的尸体被烧毁、骨头被压碎，以隐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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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13日，伊莉莎白二世在访问澳大利亚的城镇凯恩斯时，走过由岛民组成的仪仗队。摄：Fox Photos/Getty Images

其中最为臭名昭著是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黑色战争”，直接造成塔斯马尼亚人几乎全部灭绝。

1803年英国入侵塔斯马尼亚岛时，该岛上有近一万名原住民。由于绝大多数定居者都是男性，他们杀死原住民男人，掳走和强奸妇女，甚至会绑架儿童做劳
工。传入的疾病也导致原住民人口减少和生育率大幅降低。有些人把原住民当成娱乐的狩猎对象，像猎杀野兽一样猎杀原住民。

1828年，塔斯马尼亚总督颁布戒严令，宣布每抓一个原住民都会获得奖金，成人5英镑，儿童2英镑，当时原住民可能已经只剩数百人。

1830年，为了彻底终结原住民对定居者的报复，数千名殖民地士兵、流放罪犯、自由移民等人，组成一条三百多公里长的“黑线”，从岛的西北部向东南部驱
赶剩余的几百原住民。原住民几乎丧失反抗能力后只能向殖民者投降，几年后他们被逐步转移到附近的岛屿上。

最后的两百多名塔斯马尼亚人在基督教教会管理下被欧洲化，但疾病使他们的人口不断减少，到1876年，最后一位未混血的塔斯马尼亚人楚格尼尼去世，塔
斯马尼亚语言全部灭绝。两年后，她的遗骸被皇家塔斯马尼亚学会挖出，在当地博物馆展示。直到她去世一百年后，她的遗体才按她的遗嘱火化。

除了暴力镇压和屠杀，殖民政府还设立了原住民集中营。事实上，澳大利亚的集中营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集中营。

1836开始，澳大利亚殖民地开始任命原住民的“首席保护官”，到1911年，除已经完成种族灭绝的塔斯马尼亚以外，澳大利亚每个州和北部领地都有类似法
律，允许以政府的“保护委员会”名义将原住民强行迁移到“保留地”，并且成为原住民儿童的“法定”监护人。

保留地有三种，分为教会管理的特派团、无人负责的保护区和政府管理的原住民站，但其目的都是抹去他们的文化，强迫他们在畜牧业等行业中充当劳工。
原住民被迫离开原先的土地和家庭，不被允许说自己语言。大量原住民儿童被强行带走，接受基督教教育，他们被被称为“被偷走的世代”（Stolen

Generations）。而成人被集中关押起来，学习“文明”的技能，但实际上就是成为奴工。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奉行歧视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当年通过的宪法中，澳大利亚原住民不被当作公民的一部分，不包括在人口普查中。新南威
尔士州不允许原住民儿童参加公立学校，也不允许原住民购买或饮酒。昆士兰州则通过《原住民保护和限制鸦片销售法》，除了禁止原住民的文化传授，还
要求原住民参与32小时无薪劳动。

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进步主义思潮兴起，原住民的处境逐渐开始受到了重视，对原住民的迫害和灭绝才逐渐停止。但当时很大一部分幸存的原住民已经
被同化，并且仍旧遭受种族歧视，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很低。

“自由之旅”

1934年，五个日本采珠人在澳洲北部的沿海侵入原住民领地时被害，此后警察在前往抓捕原住民时发生冲突，警察将一群妇女围起来并戴上手铐，一个叫塔
克雅（Dhakiyarr）的原住民长老的妻子也在其中，他投掷长矛杀死了一名警察。警方原本计划远征“教训原住民”，经过教会斡旋，双方达成协议，塔克雅
和另外三个原住民被逮捕。塔克雅被指控蓄意谋杀，被判绞刑。

https://aiatsis.gov.au/explore/missions-stations-and-reserves


此后，由于社会质疑判决不公，澳大利亚总督暂停处决，由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审理上诉，最后判决地方法院审理过程中有违规行为，判决塔克雅无罪释放。
然而塔克雅在回家路上神秘失踪，传说被警察的朋友所杀。塔克雅案是澳大利亚和原住民和解过程中的里程碑，澳大利亚的第一民族第一次在法律意义上被
平反。

在五六十年代，受到美国民权运动的启发，澳大利亚也发生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向政府施压，要求承认原住民地位。比如悉尼大学学生1965年组织的“自由之
旅”，他们找了一辆大巴，和原住民一起在全国巡游，特别是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两州。自由之旅发现很多地方都仍然有种族歧视法律，例如不允许原住民进
入酒吧、泳池等公共场所，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

原住民运动最为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1967年的修宪公投。澳大利亚以90.77%的赞成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原住民纳入官方人口统计，这意味着重新划定选
区时会考虑原住民。这次公投清楚表达全国对原住民的支持，促使政府于1968年开始设置原住民事务办公室。

但是，原本推动公投的自由党政府总理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Edward Holt）1967年意外身亡，新总理并没有积极推进原住民权益，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
不利于原住民的土地权诉讼，导致1972年初原住民组织开始在议会大楼对面的草坪上设立“原住民帐篷大使馆”表示抗议。

2003年10月9日，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的原住民舞者。摄：Auscap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帐篷大使馆很快有了效果，1971年刚上台的工党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司法过程，加速推进承认原住民的权利，其中包括1972年将原住民事务办公室升格为
原住民事务部，并且设立民选的全国原住民协商委员会；1974年《原住民贷款委员会法》为改善原住民的住房和教育状况提供了一揽子款项；1975年的
《种族歧视法》，允许推翻种族歧视的州立法；1976年的《原住民土地权利法》，在北部领地区域推翻了1971年法院否认原住民在殖民之前拥有土地业权
的判决，首次承认了原住民对土地的权利等等。一系列的改革为原住民争取自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即便是这一时代，以保护儿童的名义从原住民家庭中强制带走儿童的现象依旧存在。后来估计，1910到1976年，仍有十万儿童被剥夺了和父母一起
生活、学习原住民文化的权利。

进一步退一步的和解进程

经过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改良，工党在1983年的竞选活动中，第一次将“和解”带入澳大利亚政治。

时任工党领袖霍克解释说，原住民“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持续经历着最糟糕的健康、住房、就业、教育以及最大的贫困和绝望。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存在，我们
就永远无法真正将这个国家团结起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权问题。工党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在必要时使用联邦的宪法权力，以便原住民拥有多年来为他们
保留的土地。”

工党胜选后，于1989年设立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ATSIC），取代之前的原住民事务部门。1991年又成立了“原住民和解委员会”，推动在2001

年澳大利亚建立联邦一百周年之际推进原住民和移民的历史性和解，特别是要解决三个关键领域的原住民劣势：就业、卫生和经济发展，推动原住民的自
决。

在澳大利亚语境中，原住民的自决并不意味着分裂，而是扩大自治。



在和解委员会存在的十年中，1995年原住民的旗帜获得官方承认，1997年《把他们带回家》报告承认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原住民或混血儿童被政府强制带
走，1999年议会通过了“和解动议”，虽然由于时任自由-民族联盟政府拒绝加入“道歉”字眼，但仍承认了对原住民的虐待和不公正行为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
有瑕疵的篇章”。

和解进程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推动了原住民土地权利的合法化，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历史。

1982年，原住民活动家艾迪·马博代表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一支“梅利亚姆人”起诉昆士兰州，要求认可他们传统习惯法中对梅尔群岛土地的原住民所有权
（native title）。为了阻止梅利亚姆人，昆士兰州于1985年专门通过一项法律，特别规定原住民对昆士兰海岸群岛不具有原住民所有权。

1988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根据《种族歧视法》推翻昆士兰州的专法，并在1992年的判决中承认土地权利可以来自原住民法律和习俗，澳大利亚这才第一
次在普通法判决中驳斥了澳大利亚在英国定居时是无主土地的概念，认可原住民所有权是澳大利亚普通法体系的一部分。第二年，工党政府将马博案判决以
《原住民所有权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不过，感到土地受到威胁的牧业人士一直在游说后来的政府修改法案，至今仍有争议。

不过，步入21世纪后，自由-民族联盟政府和工党政府交替执政，和解进程也前后摇摆。《原住民所有权法案》经过数次修改，原住民所有权地位降低，新
的判例也认为原住民所有权始终要让位于移民对土地的专有使用权。

2018年7月6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数千人参加NAIDOC游行。摄：Darrian Traynor/Getty Images

2005年联盟政府以腐败为由取消了ATSIC，很多分支机构也被废除，原住民事务归入家庭部长下辖的办公室。虽然2008年工党的陆克文对“被偷走的世代”

做出了正式道歉，但原住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没有显著改善，犯罪率、贫困率、失业率居高不下，原住民人均预期寿命比非原住民短大约8年，很多儿童在
家庭保护项目中被带走。

2008年工党政府提出“缩小差距”战略，希望作为澳大利亚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正式协议，改善原住民的健康、教育和机会的状况，不过2018年到期后，七
项目标只实现了与教育相关的两个。2019年，联盟政府提出了新的十年框架，放弃作为正式协议以避免肯定原住民自治，不过将司法正义也纳入在内。

2015年，对和解进程感到不满的原住民也组织了起来，2017年5月26日，第一民族全国制宪会议召开在四天后，发表《发自肺腑的乌卢鲁宣言》，要求将
原住民对土地的主权写入宪法，提出“1967年，我们是人口；2017年，我们是人民。”的口号。

当时的联盟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不过在2022年选举中，认可乌卢鲁宣言的工党获胜。作为承诺的一部分，新的工党政府开始推动以公投方式修订宪法，加
入代表原住民声音的“原住民之声”和承认原住民的条款，而下野的联盟党则宣布将反对修宪。

随着近些年世界右翼极化，大打“文化战争”牌，承认原住民的公投中出现了大量虚假信息，反对的比例不断上升，到公投前夕，民调已经显示有超过50%人
反对。最终，公投以失败告终。

分析指出，公投的失败正逐步影响着澳大利亚各层政府对原住民事务的态度。此次公投失败，也意味着澳大利亚未来难以再举行公投，因为人们始终不愿做
出改变。

原住民持续百年的血泪史仍然在澳洲回荡，历史能带给人们任何可资参考的经验吗？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31108-opinion-australia-indigenous-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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